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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曲

——— 难道，我是在做梦吗？

这一天的早晨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，至少，在三十秒钟前还

是这样。

“啊⋯⋯哈⋯⋯”

容熙真的以为眼前一切的一切都一如往昔，直到打着哈欠伸着

懒腰，胳膊碰到了躺在身旁的“他”的头发，直到看到了他赤裸的

胸膛。但是⋯⋯

“啊，啊，啊，妈·呀！”

容熙一边低声惊叫，一边从床上猛然起身，呆呆地望着旁边睡

着的“他”，才发现自己枕了一晚上的并非平日的枕头，而是这个

人的胳膊。

“难道，我是在做梦吗？”

容熙希望眼前这种难以置信、荒唐至极的情景只是梦境，最近

她实在是太疲劳了，所以就冲着自己的右脸用力扇了一个耳光。

然而⋯⋯

“哎呀！”

面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，让人不得不相信一切都是真的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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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到如今，容熙必须承认自己现在是一丝不挂，和好像同样是

一丝不挂的他一起睡在自己狭窄的单人床上了。

“老天爷啊，菩萨啊，孔老夫子啊，耶稣啊，妈妈啊，爸爸

啊，这⋯⋯这怎么可能嘛⋯⋯”

容熙呻吟一般地自言自语。

人生二十八年。

虽然，她以前并不是从来没犯过错，而且酒后失忆也不是第一

次了。

但·是！

我敢发誓，光着身子，从和一个男人同睡的被窝中醒过来却绝

对是第一次，而且世界上的男人多的是，为什么我就和这个人睡在

一起了呢？！

“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怎么会这样！真是气死我了！”

容熙自虐似的胡乱敲打自己的脑袋，用刀锋般锐利的眼神怒视

着身旁，盯着造成这一切不幸的元凶那副天真而又可憎的鬼样子。

此时，他还沉醉在梦乡之中⋯⋯

容熙注视着泰然自若睡大觉的他足足有三十秒，陷入了沉思。

无论自己昨晚怎么喝高了，也绝对没有道理心甘情愿地和这小

鬼做出这种事情啊！

我敢向老天爷，向菩萨，向孔老夫子发誓！

我还要向知道这些后会气晕过去的爸爸和会揪光女儿头发的妈

妈发誓！

“如果是这样，那造成这一切的一切的原因就太简单了，一定

是这小子侵犯了熟睡的我！”

容熙下了这样的结论后，开始发出忍无可忍的怒吼。

“喂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！啊！明善宇！你赶快给我起来！我叫

你起来啊！你这个强·奸·犯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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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善宇的耳膜遭遇了女人声嘶力竭的高喊声，身上又吃了雨点

般的拳头，躺着的他一下子跳了起来，在起身的同时，他身上盖着

的被子滑落下来，自然地露出了赤裸的上身，虽然看起来有点瘦

弱，但是看起来苗条而又结实。

容熙注视着他，愣了一下，但是随即意识到现在并非欣赏这个

男生裸体的时候，就把头转了过去。

善宇还没睡醒，一时间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些发

愣，可是当他的视线落到容熙赤裸的肩和腰部曲线时，突然梦醒，

瞪圆了眼睛。容熙发现他在盯着自己，急忙用被子遮盖自己裸露的

身体。

“大婶⋯⋯啊，不，不是⋯⋯姐姐⋯⋯”

刹那间，容熙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了，她和眼前这个变态的毛

孩子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已经不知不觉有两个月了，可还是头一次

听到这个变态开口说话。

“原来他并不像镇宇说的那样，是个哑巴。”

可是现在不是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不管他是不是哑巴，不管

他赤裸的胸膛是不是比想像的更纤瘦，这些都不重要，还有远比这

些紧迫的事情，一定要惩罚害得自己成了这副模样的坏蛋！对，就

是这个！

于是，容熙“啪”的一声，狠狠扇了这个凶残可恶的强奸犯一

记耳光，声音颤抖地质问道：

“都是你！都怪你！你说啊！现在怎么办！”

善宇一大早莫名其妙地吃了耳光，也变得面露凶光了。

“你这个大婶真是烦死人了！昨晚是谁又哭又闹纠缠不清

啊？！”

大·婶！

听到对方清清楚楚地称自己大婶，容熙在一瞬间就舍弃了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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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羞涩，她不再理会遮掩自己胸部的被子什么的，抓起旁边的枕头

用力打善宇的脸。善宇忍了容熙三下，当容熙第四下用枕头乱打自

己的脸时，他忍无可忍地抓住了容熙的手腕。

结果容熙赤裸着身体被善宇紧紧抱住了，酒醉的时候无可奈

何，可是神志清醒时绝对不可以这样，容熙惊慌失措，可是这个孩

子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无论她怎么挣扎仍然动弹不得。

最后容熙的声音从大吵大闹变成了悲从中来，突然哭了起来。

坚守了二十八年，也是为爱恋许久的镇宇坚守的贞操竟然毁在了这

个小鬼手里，怎能不令人万分恼火十分难过呢。

善宇怕再挨打一直握住容熙手腕，现在看到她突然哭了，顿时

手足无措，下意识地松了手，然而容熙却“呜呜，哇啊”，放声大

哭起来。善宇趴在床上，心情复杂地盯着肩膀一耸一耸哭泣的容

熙，他想抚摩她裸露的白皙背部，安慰难过得哭个不停的姐姐，可

又担心这样就不是枕头打，而是刀子飞了，所以仅仅是用被子盖住

了容熙赤裸的身体。

“你看，大婶，啊，不，姐姐，昨晚的事情虽然后悔⋯⋯嗯，

这件事我也有点⋯⋯”

男生说着说着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他妈的，该死！我最烦女人哭了！”

容熙用哭红的双眼怒视着这个现在还想安慰自己的坏家伙，但

是这小子却不在意容熙的怒目而视，继续慢悠悠地说话，火上浇

油。

“你说是强奸？！以后绝对不要再用这种可怕的字眼了！昨晚

怎么说也是双方同意后你和我一起做的事情啊！现在不仅是你，我

还后悔呢！”

“后·悔？”

听到毛孩子厚颜无耻的话语，容熙的眼中电闪雷鸣一般。被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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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侵犯的她才有资格后悔，明明就是他强暴了自己，至少她的常识

告诉她是这样。

但是这个厚颜无耻的小男生挑战似的与容熙对视，突然打断了

她的话：

“别无中生有了！昨晚的事情是失误！这样总算可以了吧？”

虽然容熙没有放弃打死这小子的念头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看到

善宇坚毅的眼神，她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，下意识地回答道：

“⋯⋯好吧。”

她回答的同时，善宇拾起自己掉在地上的衣服，一言不发地离

开了这个房间。于是，房间里只剩下了容熙自己，房间里四处散落

着昨天两个人一起喝酒后留下的啤酒罐，好像是昨晚的物证一样。

如果不是身旁捏皱的枕头，如果不是现在自己用被子罩住的这副鬼

样子，容熙也许会以为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。刹那之间，容熙觉得

自己很不幸，低头哭泣，喃喃自语：

“嗯呜呜呜⋯⋯明镇宇，这个坏家伙⋯⋯你干吗把弟弟托付给

我就走了，明镇宇⋯⋯这个坏蛋！呜嗯嗯，呜呜。”

镇宇两个月前把那毛孩子带来的时候，容熙可是做梦也没想到

两个月后自己竟然和这个小鬼会做出这种事，那时候要是不管镇宇

多么恳切地请求，自己都拒绝的话⋯⋯该多好啊⋯⋯

容熙继续哭个不停，眼泪也不擦，眼睛红肿，嗓子沙哑，直到

哭得筋疲力尽，在只剩自己一人的房间里，趴在床上睡着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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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我不想招惹大婶！

叮当，叮当⋯⋯

现在是凌晨猿点，正常人正在酣睡，可对于漫画家容熙来说，
此时却是一天当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铃疯了一

般地响个不停。

叮当，叮当⋯⋯

容熙刚刚结束了四天地狱般的生活，正往饥饿的肚子里送热腾

腾的面条，实在没有心情欢迎深夜到访的来客。

到底是谁呀？

容熙盯着不停按门铃的神秘人物所在的方向——— 房门口，展开

了推理。

员援会不会是来催稿子的杂志社负责人吴编辑？
不会。稿子已经交给了负责投递到户的人，交稿的时候编辑也

正在睡觉吧，她也是人呀，不会来催稿的。

圆援那，会不会是一边把粗糙的赠品推到你怀里，一边要你订
报纸的发行站员工呢？

这也不像。再怎么勤快也不能这个时间来蘑菇你订报纸啊，否



园园苑

则，要是哪份报纸把我从睡梦中吵醒的话，我肯定会生气，更不愿

看那份报纸了。

猿援要不，会不会是来打劫贫困漫画家的盗贼呢？
嗯，难说，大概也有可能吧。

叮当，叮当，⋯⋯

可是无论怎么样，如果让门铃这么一直响下去，整栋楼的居民

都要被吵醒了，不出三天，我就会被从这个楼里赶出去的。容熙认

为员，圆，猿三个数字中猿的概率最高。
于是，容熙只能朝门口走去，右手还提着一个空啤酒瓶以防万

一，然后极其警惕地问道：

“谁啊？这么晚了！”

“哎哟，在家！容熙，是我，镇宇啊。”

听到这个声音，容熙手中的啤酒瓶差点掉到地上。

“镇宇？明镇宇？”

容熙赶紧打开了门，透过门缝看到了她熟悉的男人——— 明镇宇

的身影，和八年前初次见面时一模一样，脸上洋溢着惹人喜爱的纯

真笑容，脸庞依然是那么英俊⋯⋯

无论是看恐怖电影，还是去鬼屋，容熙都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紧

张和恐惧，但是，面对半夜猿点出现在自家门口的镇宇，容熙的声
音颤抖了。虽然，她明知两个月后镇宇就要成为有妇之夫，成为其

他女人的丈夫了。

“怎，怎么是你⋯⋯”

“嗯，太晚了吧，可能你正忙着吧？”

容熙看到镇宇表示歉意，连忙左右摆头。

“啊⋯⋯没有！刚刚结束工作，现在正休息呢，哦，对了，赶

快进来吧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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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熙把手里拎着的啤酒瓶藏在背后，做了个让男人进屋的手

势。但是镇宇的表情有些为难，容熙很快就知道了原因，因为站在

她家门口的人不只镇宇一个。这时，镇宇把旁边站着的人拽过来，

向容熙介绍说：

“这是我弟弟，你以前也见过吧？”

他和镇宇一样高，皮肤白皙，睫毛比容熙的还要长，略显倔强

的鼻梁⋯⋯嗯，长成这样真是一件艺术品，很像他那个以面容俊秀

出名的哥哥。

不过，和斯文的镇宇不同，他留着及肩长发，还染成了金褐

色，打了耳洞，上面戴着耳环，脖子上戴着几串项链和一个记事本

样的东西，手腕上戴着手镯，手指上戴着戒指，穿着一条破烂不堪

的牛仔裤，浑身奇装异服。容熙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不良少年。

容熙刚刚结束工作，房间里到处都是草稿纸、网点纸、资料，

似乎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。

与其说是闺房，还不如称其为猪窝更恰当。容熙意识到这一点

后，羞愧难当，赶忙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到房间一角。

“坐，坐，刚刚做完事情，所以⋯⋯房间太乱了吧？”

镇宇尴尬地挤出笑容摇着头，但是他的弟弟却歪着脑袋从脖子

上取下记事本，在本子上面写着什么，然后把记事本递给了容熙。

容熙莫名其妙地接过了镇宇弟弟——— 那个不良少年递过来的记

事本，读起了上面的文字。字大大的，写着：

这是女人的房间吗？这是猪窝！你还是女人吗？

猪窝主人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，镇宇看到了记事本上的字也有

些惊慌，连忙用力抽弟弟的后脑勺。

“嘿，你这孩子，真是的，怎么能这么对哥哥的朋友说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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呢！”

容熙也恨不得狠狠抽这小子的后脑勺，不过勉强压制了怒火，

尴尬地微笑说：

“没什么，他没有说错啊，有什么错嘛！对了，你们两个一起

来有什么事啊？”

镇宇听到容熙的问话，表情变得很深情。看到这个表情，容熙

的大脑里本能地响起了预警信号，她还记得半年前镇宇也是这样的

一副表情，跑来告诉自己要和她的朋友熙媛订婚！打那以后，容熙

就怕了镇宇的这种表情。

这次，镇宇做出这种表情，他又想干什么呢？

“我⋯⋯知道求你这事是有些难为你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

他？只是很短的时间，家里有点事情⋯⋯”

容熙很是费了一些时间才听明白镇宇要求她做什么。

“照⋯⋯顾？”

这是什么意思？

镇宇的家，也是那个不良少年的家，是屈指可数的有钱人家。

放着两百多坪（韩国面积单位——— 译者注）的大房子不住，跑

到我这种简陋公寓房里来做什么？让我照顾那种富人家的少爷？为

什么？

镇宇看到容熙眼中流露出无声的质问，苦笑着回答说：

“嗯，等找到了住处，我就把他带走。让你照顾一个大小伙子

确实太为难你了，但是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现在就找不到更合适

的地方了。”

这时，听着容熙和镇宇谈话的不良少年又在记事本上写了什

么，然后递给他哥哥。

我讨厌这里！这种猪窝⋯⋯我宁愿住酒店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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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熙也和镇宇一起看到了记事本上的字，他竟然把自己的家说

成是猪窝！容熙虽然很生气，不过，却更高兴他可以去其他地方，

从这里赶快消失。

对啊，不如离开这儿去酒店！我也认为那样要好上百倍！

但是容熙的希望落空了，镇宇摇着头，丝毫不肯让步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！那我怎么知道你小子跑到哪儿去了？妈妈知道

别墅和其他朋友的家，不能去！哪儿都不许去，乖乖在这儿呆

着！”

也许是“妈妈”的威胁发挥了效力，这小子低着头不言语。容

熙也非常了解镇宇的妈妈，一个长有龙爪虎趾的恐怖阿姨，所以实

在不好不留情面地打断镇宇的话，拒绝他的请求。

“我⋯⋯那要在这儿呆多久呢？我是说把这么个大小伙子留在

这么狭小的地方。”

镇宇把容熙提问题理解成她已经答应了，于是，露出了喜悦的

表情，他弟弟却好像感觉很可笑似的冷笑着。

这小子又在记事本上写了什么递给容熙，容熙和镇宇看了之后

连耳朵根都变得通红，然后又变得煞白。记事本上写着几个大大的

字：

我，不·想·招·惹·大·婶！

大·婶？

看到这个词的一瞬间，容熙的脑中电闪雷鸣，如果不是她喜欢

的镇宇——— 这小子的哥哥在旁边的话，容熙没准会朝着这小子飞起

一脚了。容熙本来就因为最近小区小孩叫自己“大婶”而上火呢！

现在这不是又往姐姐脆弱的心灵上戳刀子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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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庆幸，庆幸镇宇代替容熙用力地抽了他的后脑勺。

“你是不是总这么没礼貌啊？竟然这么称呼比你大六岁的姐

姐！记住没有？老老实实在这儿呆着，等我来把你领走！”

在容熙听来，镇宇的话字字句句都合情合理，但是那个可恶的

家伙竟然摇着头对容熙浑身上下指指点点，好像根本没有听进去哥

哥所说的话。容熙看到他露骨的轻蔑表现，顿时受到了很大刺激，

她现在穿的衣服就像战争结束时的模样，坦白地说，不要说女人

了，就是同人的形象也还有一段距离。因为是在家里，容熙穿着舒

服的运动服，不过这身运动服却有问题。

这是穿了八年的旧运动服。

上衣左胸的位置上印有曾经就读的大学的校徽，因为穿着舒服

就一直穿了快十年，膝盖和肘部也因此而磨损，打上了补丁。现

在，补丁上沾满了墨迹、网点纸碎片、橡皮渣这些乱七八糟的东

西。前三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，别说洗澡了，连洗漱都没有

时间也是必然的，所以现在容熙用皮筋扎的长发显得油光水滑。

也许眼角还有眼屎？

现在，容熙真想钻到地下，或者消失在空中，不，至少是想冲

到旁边房间的镜子前确认一下有没有眼屎。容熙突然感到没法否认

那个坏家伙称自己“大婶”，心中一阵凄凉。

明家两兄弟看到容熙突然不说话了，气氛变得尴尬起来，总是

开朗明快的容熙一反常态，可能是听到“大婶”的话受了很大的刺

激，镇宇为此深感不安，他赶紧又使劲敲弟弟的脑袋，请他吃爆栗

子，想以此来安慰朋友。

“容熙，你不要太介意这小子胡说八道。不记得了吗？七年前

你来我家时，这小子不就喊你大婶了吗？这小子，就算只比自己大

一岁，他也要称呼人家大婶。”

七年前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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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熙在自己的记忆中倒着查阅一张张人名词典。

我以前见过这个坏小子吗？

看到容熙迷迷糊糊的表情，坏小子冷笑一声，站到了容熙的前

边。与身高一百五十八厘米的容熙相比，这小子高了有三十厘米，

他贴近容熙的鼻尖时，容熙的怒火“噌”一下子冒了起来。

这小子对容熙依然保持着让人反感的冷笑，他低着头，把脸凑

近容熙，几乎要把自己的脸摞在容熙的小脸上了，然后又在记事本

上写了什么，递给容熙。

天知道这次又写了什么可怕的字眼。

接过记事本的容熙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看上面写的文字：

装着一副了不起的样子，我还不是超过你了？家教大

婶！

刹那之间，容熙摘下眼镜，擦了擦灰尘重新戴上，使劲盯着那

个坏家伙的脸看，像是要把他的脸看穿，随即在大脑中展开工作，擦

去金褐色的头发，头发剪短一些，身高减去三十厘米，穿上校服⋯⋯

容熙的脑中顿时如晴天霹雳一般，出现了一个人！

“⋯⋯啊，啊⋯⋯你，是你！”

听说记忆力减退是衰老的第一个阶段？

不良少年在记事本上写的话足以激起容熙的愤怒了。

“你这个小鬼！”

是的，容熙的确在七年零八个月前见过这个小鬼，那次的经历

苦涩而不快。

容熙来到这个世界上后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，不，也许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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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称其为城堡比房子更合适，真不知道人头攒动的汉城怎么还会有

这样的房子？容熙是鲜鱼铺的二女儿，对她来说，这房子大得惊

人⋯⋯真是个可怕的地方。在她的面前是一个很有品位地喝着咖啡

的贵夫人，好像是镇宇的妈妈。

“嗯，听说你是英语系成绩最好的学生？”

容熙的脊背直冒冷汗，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：

“⋯⋯是的。”

镇宇的母亲详细地询问容熙，如同招聘考试，或者相亲一样。

父母都还在世吗？从事什么工作？啊？经营鲜鱼铺呀！进行到

这一部分时，贵夫人的嘴唇好像扭了一下，也许是自己太过敏感了

吧？容熙是指她强调自己家境如此，却在好学校就读，而且成绩最

好时的说话方式，万一将来我和镇宇结婚的话，这位可怕的阿姨岂

不是成了我的婆婆？

听到镇宇母亲——— 老女人下面的话，容熙从那些虚幻的想法中

清醒了。

“镇宇说介绍一个特别的学生，那我就相信了吧。你的学生是

我的二儿子，现在读初二，很聪明，就是不用功。”

大韩民国所有的父母都会讲的话，这个可怕的阿姨也在讲，只

要是父母，无论是谁，都不会承认自己的孩子是石头脑袋。容熙在

心里偷着乐，使劲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。这时，一个中学小男生满

脸不高兴地被叫到了家庭教师的面前。

“唉哟，长得真漂亮！真可爱！”

容熙说这话已经过去七年零八个月了，但是她现在仍然认为自

己当时是在表扬他。刚从学校回来的孩子穿着校服，看起来真的很

漂亮，他的脸上完全没有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见的青春痘，皮肤白

皙，浓眉大眼，因为年纪尚小，身材略显瘦长，穿上校服好像比女

生还要仪态万千。在容熙的眼中，白衬衣上套着整洁的褐色校服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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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非常漂亮。

所以，容熙就出于可爱的想法用手抚摩着孩子的脑袋，不过，

这似乎很不合孩子的胃口。当时，身高比容熙矮十厘米的小男生毫

不留情地甩开容熙抚摩他的手，那种态度一点不像这个年纪的孩

子，非常凶狠。

“哦⋯⋯不高兴了？姐姐是看你可爱⋯⋯”

容熙后面的话说不出来了，因为他不发一语，突然用脚猛踢容

熙的小腿。

“啊！”

男孩子的脚法很有威力，容熙疼得几乎要掉眼泪了，大惊失

色，赶忙弯下腰按着疼痛难忍的腿，男孩子离开了看着容熙这副样

子的妈妈，走进了自己的房间。只扔下一句话：

“不要得意，大·婶！”

结果，容熙做家教的兼职经历在开始的第一天就落下了帷幕。

容熙第二天再次来到镇宇家打算开始上第一堂课，却接到了老女人

的解雇通知，她顿时愣住了。家教工作一天就结束了！这可是于容

熙打工历史上的最短纪录啊！

“嗯？到此⋯⋯为止？”

容熙心说，咦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还没有开始呢！

“我⋯⋯我的小孩突然有点不舒服，不能上课了，对不起啊⋯⋯

这是昨天那件事的治疗费。”

老女人递给容熙的白色信封中有一张十万韩元的支票。还是镇

宇告诉了莫名其妙的容熙遭解雇的真正原因：

“的的确确是不能上课了，这小子昨天晚上离家出走了。”

七年零八个月后，曾经害得容熙背上打工最短纪录恶名的这个

小鬼，又被哥哥拽着出现在她的面前，而且成了一个染发、打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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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、起码比自己高了三十厘米的大小伙子！

容熙的大脑中一片混乱。

这，让我照顾这种古灵精怪的小鬼吗？到底要多长时间？

“嗯⋯⋯你弟弟什么时候开始不能讲话了？以前见面的时候好

像是能够讲话的啊⋯⋯”

的确，他不是用还没有经过变声期的嗓音喊“大·婶”了吗？

容熙对小腿上的疼痛记忆犹新，疼痛好像现在还阵阵袭来。

容熙的这个问题让镇宇善宇两兄弟的情绪变得十分微妙，但是

如果要把这个怪物托付给容熙的话，容熙自然就成了这个怪物的监

护人，既然如此，不是当然有权知道了吗？

还是哥哥镇宇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他至纯至善的脸上满是忧郁的

笑容，回答容熙说：

“这小子，不是不能讲话，而是不愿讲话，已经差不多有三年

了，我知道这给你带来很多不便⋯⋯我们一家人也有三年时间没有

听过这小子的声音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顿时，一个重达五吨的大锤子毫不留情地砸到了容熙的后脑勺

上，她已经无法统计今晚有多少令人吃惊的事情了。三年不说话？

一句话也不说？这小子，是不是真的心理有问题啊？

容熙突然害怕与这种严重心理疾患者同住了，无论多长时间，

所以她对自己的朋友改变了主意，容熙想对他说我家太小，两个人

住不开，无论如何也不成啊。可是，容熙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镇

宇脸上就已经堆满了感激的微笑，对她说：

“容熙，有你真是太好了，谢谢。”

容熙却在心里大喊大叫：

“你竟然把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留在一个黄花闺女家里！

就算我和你以前交往甚密，也不能这样啊！还有，你用那种迷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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